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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敬先生是一位善于思考和勤于动手的科学家。他享受国务院

授予的特殊津贴，曾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的奖励。王世敬先生不仅发

表了许多学术价值非常高的论文，而且还写成了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和

深思的书———《历史的足迹》。从书中可以看到一位科学家、知识分子的

缩影，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

1977年 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的全国第一次高考。1978年 6

月，我以“走读生”的名义（实际上，宁夏农学院有住宿条件，并没有“走

读”）被录取到宁夏农学院农学系，学习的专业是作物遗传育种栽培专

业。王世敬先生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传授小麦栽培学。“文革”后的大学

里“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气氛非常浓。1978年 3月，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一次久违的盛

会。随着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著名论断的提出，被长期扭曲的“科学”终于回归

本来面目，“科学”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极大地鼓舞

了人们。就是这样的一次空前的盛会，王世敬先生出席了，并且在这次

大会上接受了奖励。王世敬先生治学严谨，业务工作和行政领导能力

都很强，为人正派、谦和，加上出席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并获奖，

王世敬先生始终是同学们关注的目标。记得在大一的时候，山东农业

大学教授、著名的小麦专家余松烈院士来宁夏农学院作学术报告，当

时大多数老师和同学们听不懂余教授的福建话。就在这时，王世敬先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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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动走到讲台，充当了一个“助教”的角色，不时用粉笔将一些关键

词、重点话语写在黑板上，解决了大家的难题。当时就发现，王世敬先

生不但能听懂福建方言，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书写流畅，速度很快。

1982年 1月，我被分配到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主要从

事小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宁夏农学院的对面，经常

有机会和王世敬先生见面，向老师汇报研究工作进展，聆听先生的教

诲。王世敬先生许多研究成果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受益匪浅。

王世敬先生很有语言天赋，他的英语水平很高，改革开放以来，他

多次出国访问，与国外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并做兼职翻

译。1987年王世敬先生到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我是 1988年 4月到美

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记得我刚到美国，导师的秘书

就给我送来了王世敬先生从加拿大寄来的信。这是我到美国后收到的

第一封信，当时倍感亲切，深受鼓舞。

读过先生的力作《历史的足迹》之后，让人有一种不甘落后、奋发

向上的感觉，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会促使后人不断进取。我仿佛听到

了先生的心声，看到了先生老骥伏枥的身影。王世敬先生是我三十年

前的先生，现在还是我的先生，将来更是我的先生。就让我以此作为

《历史的足迹》的序言。

袁汉民

2012年 3月 30日

00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生如旅。我写下了自己一生旅途的足迹。

个人之旅也是历史，而且更接近真实。

我写了自己，写了我的家庭，包括我出生的家庭以及成人之后所

组建的新家庭。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它虽细小，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

家发展的一些信息。

我自己走过的路，我的家庭的变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国家的发

展，社会的变革。我回首一生走过的路，坎坎坷坷，曲曲弯弯，却一直向

前；我们的国家不也是这样吗？她几度迂回，历尽艰险，曾濒临绝境，又

浴火重生，走向光明。

我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童年时代，我的家乡山东省

胶东地区，曾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三年之久。我目睹了日本侵略

者疯狂杀戮、掠夺等滔天罪行，见证了日本鬼子投降和抗日战争的胜

利。此后，我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

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经历了她逐渐成长、曲折向前的历程，我把

这个历程划分为恢复初创、混沌摸索、改革开放和开始崛起几个不同

的历史时期。我已度过的这近80个春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动荡

转折时期。由风雨如晦而朗日晴空，面临深渊又绝处逢生，低转迂回又

乘风破浪，万马齐喑又洪涛激荡。这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就

是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长卷，或置于世界史册之中，也是特征鲜明

突出、值得大书特书的。不到一个世纪，却似乎跨过了几个世纪的路！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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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使平凡人的一生，也都是一部有

声有色的历史，都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书！

我把自己、自己的家庭作为一个典型，让它像一滴水映照出太阳

的色彩，像一片云承载万千的气象；让它反映社会的沧桑巨变，历史车

轮的前进辙印；让它镌刻昨天的艰辛，衬托今天的幸福；反思曾经的鲁

莽，企求现时的理性；道出人生的暂短，诠释历史的永恒！

我出生于农民之家，是国家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当我在

山东省走过曲折成材之路，即将迈向工作岗位时，由于时代激浪的冲

击，我像一粒种子飘落在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大西北日烈、风

高、水咸、土碱；大西北遥远、荒凉、闭塞、落后。但我落地生根，在这里

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如今，无论是面容貌相，还是人情世故、风俗习

惯，我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大西北人。我在这里享受过作为大学教师的

荣耀，也深受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紧箍儿的禁锢之苦；我经历了

荒唐年代和疯狂岁月，所幸自己没有荒唐，没有疯狂；我饱受生活的困

苦，却“居贫苦而志不倦”，仍挺直了腰，迈着前进的步伐。痛苦的磨炼

使我真正体味到生活的真谛和幸福的来之不易。我勤勤恳恳，焚膏继

晷，兀兀穷年，或伏案于灯下，或站立于讲堂，或实验于田间。施教、科

研、业务与行政工作挑于双肩，乐中有苦，苦中有甜，在乐与苦中成就

了事业，取得了成绩，作出了贡献。在我身上有着许多痛苦磨难的印

记，头顶上也绕着一些令人称羡的光环———我出席过1978年春天在北

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并受奖，享受国务院授予的特殊津贴，

曾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的奖励。

与动荡年代里那些起伏跌宕、历尽艰险的人相比，我算一生平淡，

没有大起大落。例如，我经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有的

运动也触及了我，或捉弄、或迫害了我，所幸我都没有深陷绝境。我这

平淡的人生，正是大多数同时代人、特别是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写照。他

们看了这本书，定会感同身受、倍感亲切；至于下辈人看了，也许会难

以置信，但至少可以从中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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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写这本书不只是为了记录时代的变迁，印证社会的发展，

诠释历史的永恒，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对祖国、对家乡、对人生的深重感

情。人生一世，并非大千世界的匆匆过客。人在沧海桑田中留下了自己

的足迹，也在自己的灵魂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在美好的桑榆

暮景里，借助自己积累的记载，敲击脑海里记忆的键盘，印出自己的足

迹，写下这些记忆，借以表达我对祖国绵绵无尽的热爱，对山东故乡梦

牵魂绕的思念，对第二故乡大西北美好明天的憧憬，对家乡亲人幽思

难忘的挂牵，以及对人生风景难舍难离的留恋。

需要说明的是，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既不是为了青史留名，也

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我只是一介平民。我看过大人物的传记或回忆录，

大都是写他们的伟大和英明，写他们怎样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平民是

渺小的，但平民的经历可以印证时代的变迁，记述历史的真实。平民原

本平凡，勿需拔高自己。何况，我已到“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虽谈不

上人生的成熟，但沧桑岁月、丰实阅历却为我增添了几分深沉，些许睿

智。我能冷静、客观、理性地看待我经历的一切，并写了下来。不法前

人，自成一体；不事渲染，只求真实；不图虚名，超越自己。

能写成此书，要感谢我妻子的鼓励和帮助。她对全书的宗旨和立

意提出很好的见解，并对书稿字斟句酌，精心修改。此书也记载了我们

在人生路上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相互偎依的情愫，成为“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历程的最好印记和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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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足迹

成 长
第一编

LiShi De ZuJi





第一章 生逢乱世

1.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我出生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

如果从鸦片战争（1840~1842年）英帝国主义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封建
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算起，到 1945年蹂躏中国长达十余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
无条件投降，这一百多年中，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受尽了帝

国主义列强入侵所带来的屈辱和苦难。20世纪 30年代（我出生的年代）日本侵
略者大举侵华时，中国已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侵略者妄图吞并中国蓄谋已久。1931年 9月 18日（“九一八”事变）发
动了武装侵略东北的战争，之后，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占

领。

1935年 9月 20 日，我来到了这个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人间。战乱、贫困、
流离和饥饿像病魔般侵扰着整个中国，中国人民处于灾难的深渊，濒临国破家

亡的生死关头。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山东的胶东半岛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只是在日本鬼子

全面占领胶东半岛之前，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火尚未烧到胶东的年代

里，我有幸在这暂时的“避风港”里出生，并在家庭的荫庇下，度过了相对平静的

一段童年时期。

我出生于莱阳县院里乡院里村（今莱西市日庄镇院里村）。院里村地处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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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最西边的小沽河畔。小沽河的西面就是平度县。我外祖母家就在小沽河西岸

平度县的孟格庄村。胶东半岛属丘陵地区，院里村却位于难得的小沽河畔的冲

积平原上，土地肥沃，林木茂密，庄稼长得好，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村庄。我村向

东约 10里就进入了丘陵区，那里的农田是山冈薄地；向西北约 20里，是位于平
度县和莱阳县交界地区的一抹青山，虽谈不上挺拔巍峨，却也蜿蜒秀丽。每到夏

天，村里的小姑娘成群结伙，黎明出发进山，傍晚时每人都能采回两篮子鲜蘑

菇。这青山是小沽河的源泉，小沽河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许多优美的和惊险的记

忆。河并不宽，深只没膝，河水清澈见底，水中戏游的小鱼儿闪耀着鳞光；两岸的

沙滩洁净而明亮；沙滩再上面是一带茅草和芦苇，沿河逶迤向远方。街坊上与我

同龄的五六个男孩每年夏天几乎天天中午去河里洗澡玩耍。可到了秋雨季节，

她一改恬静秀美的姿容，很多次，汹涌的山洪奔腾叫嚣，冲上河岸，淹没庄稼，涌

向村庄。有一天夜里，我父亲猛然惊醒，推我快起，我下炕时，地上积满了水，鞋

子像小船一样漂走了。

那时，县里的交通十分闭塞。我家离莱阳县城 90华里（离现莱西县城 50华
里），是县里最偏僻的地方。古语道：“山高皇帝远”，我大哥说他从未见过县里的

官儿们来过我村，更不用说省里的。但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们那一带就有八

路军出没。那时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多在偏远地区或山里活

动。我的一位堂哥（我三叔的儿子，比我约大 20岁）是保长，可是他既不逼粮催
款，也不欺压百姓，经常关严了街门，在他家前排的三间草房里，地上铺一厚层

麦草，领着七八个壮男子摸爬滚打，使的是刀、枪、剑、叠鞭等兵器。我经常爬在

窗户外偷看，觉得他们功夫好生了得。后来听我大哥说，我这位堂哥名义上是保

长，实际是地下共产党，只可惜后来病死了。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是木匠世家。祖父秉承曾祖父的木匠职业，挣下了不小

的一份家业，土地几十亩，房子十几间。我父辈兄弟三人，父亲跟祖父做木匠，二

叔掌管种地，家中不愁吃穿，还有手艺挣钱花，是个自给自足的殷实农家。我是

家中的老小，未曾见过祖父。到我记事时，父亲和两位叔父已分家多年，三叔也

已去世。我三叔家在南菜园旁，有两排六间房子。我家与二叔家大门紧挨，并排

于正街之上。我二叔家两排房子，前排是草房，后排是瓦房。我家有三排房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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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草房与二叔家并列，后两排是瓦房。两家草房之后是相对的两个大院，中间一

墙相隔，不仅鸡犬之声相闻，两家隔墙说话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家把这个院称

为前院，院的东西各有厢房。东厢房是磨房和畜圈，除了一盘石磨，还能容下两

头大家畜；西厢房可以住人；中间就是所谓的“天井”，是人们往来行走和小孩

子；玩耍之处，夏天的晚饭有时也在这里吃。我家比二叔家多了一排瓦房，所以

在第二、三排房之间有个后院。后院的东边是一个大的花生墩子，秋收后里面装

满了带壳的花生。上面用草苫盖着。我家一年到头的食油，就是用这些花生去村

里油房榨的或兑换的，我和三哥也常掀起草苫从墩子里抓上两把花生剥皮即

吃，充作零食。西边是地瓜干墩子，里面长年装着生地瓜干冥冥主要是用来喂猪
或做酒的。秋收后，把一穗穗的玉米棒子辫成长辫，围着中间竖起的一根木柱缠

绕成一个玉米垛，也在后院里。前院和后院还各有一个猪圈，每圈长年都有

一两头猪。

父亲与二叔原本是亲密兄弟，但在二叔成家之后却日渐疏远。这源于二叔

的婚姻。二叔是兔唇（农村里称“破唇”，上嘴唇中间有一个豁口）。那时的农村，

相亲也很讲相貌，他虽身体好，人厚道，精于种庄稼等所有农活，是个很能干的

人，但总因相貌的原因，单身独户等到 30多岁，还没说上个媳妇。不知是谁出的
主意，去相邻 8里地的瓦庄村抢了一个小寡妇。这种抢亲，绝不能在白天，一定
要在半夜三更,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进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八抬大轿的风风光
光，胡乱用麻绳束缚了她的手脚，再绑在手推独轮车上，推回家就是。她会因突

如其来的事而受到惊吓，但到定了神之后，或许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因为那个时

代的小寡妇，就算再年轻，甚至美若天仙，也是很难改嫁的。当了寡妇，就名声扫

地，人人都说是“妨男的”。按封建礼教，“一妇不事二夫”，寡妇改嫁是有罪的。偷

偷地（有时也会两家事先串通好）抢亲，抢亲时两家或真或假地对抗一阵子，寡

妇挣扎、甚至寻死寻活一阵子，常是表演给世人看的，借以掩盖寡妇改嫁之罪。

实际上这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抗争，是人性化的一种进步。果然，到我记事时，

二叔和二婶日子过得挺好，二叔天天乐哈哈地种地，二婶吃得又白又胖地操持

着家务。但他们家的大问题是无后，天天盼着生个儿子，就是生不出来。我两家

关系疏远后，我二嫂曾背地里说过我二婶一句：“这个贫寡妇，在那家妨男人，到

第一章 生逢乱世

005



LiShi De ZuJi历史的足迹

这里又绝后人。”不过，我两家关系的疏远还不是因为二婶不会生孩子，而是因

为二婶为我大哥拉就的婚事。

2.封建社会对我家的迫害

我父母共有六个子女，我是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到我记事时，

最年长的大姐（大我 18岁）已经嫁人，我大哥（大我 16岁）和二哥也都娶了媳
妇。那时的胶东农家，时兴娶大龄媳妇，理由是进门就是好劳力。我大哥 15岁时
娶了个大他四岁的媳妇。遗憾的是我这大嫂不但不能干活，还是个病秧子。相貌

平平，又瘦又小，一天到晚除了吃饭就是哼哼唧唧。她那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照

看我，背着我上街玩，因为她进我家门时，我才一岁。人们都说“长嫂若母”，不想

她这病秧子竟对我“若母”了。但她对于我们家，不能帮忙，反而添乱，病得连孩

子也不能生。作为我家的长门长媳，这本应使她在家中和邻里之间失去颜面，地

位低下，抬不起头来，但她还挺厉害，动不动使性子，张口骂人，还常对我母亲顶

嘴。我家为了给她治病，方圆几十里，凡能请到的看病先生都请遍了，还用遍了

各种偏方和秘笈，都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后来才明白了，我家是上当受骗了。她

得的不是一般的病，是叫做鼠疫的很厉害的传染病。她出嫁时已重病在身。因为

这门亲事是二婶做的媒。她是大嫂家的远房亲戚，她明知大嫂是个扶不起来、嫁

不出去的病秧子，却为了讨好我大嫂的娘家，到我家花言巧语，说大嫂没病没

殃，长得俊气，还有一手好针线，家中活计无一不能，等等。那时农村的结亲不像

现在，大多数夫妻在结婚前从未见过面，全凭媒婆一张嘴介绍双方的情况，等大

花轿把新娘子抬到家，拜完天地进了洞房，揭开盖头才第一次见面，是俊是丑，

是香是辣，就是她了。如果媳妇又丑又傻，或者德行不好，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便

“休”了她。大嫂因是我二婶做的媒，我家又太厚道，总盼能把她的病治好，所以

没想要休她。但大哥是我家长子，长子无后，是大不幸。到我二嫂接连生了两女

一男时，她还没有动静，我家彻底失望了，并由此对二婶逐渐反感起来。二婶也

知道她给我家闯了大祸，在我家总是鬼鬼祟祟、皮笑肉不笑的。她很少敢来我

家，来也得不到好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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